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2 月 6 日 星期一8 视觉主编/谢震霖

责任编辑/王柏玲 视觉设计/袁婧

———女摄影师镜头中的南极风情

极地精灵

一次偶然的机会踏上南极，却不曾想从此欲罢不能。
我在南北极已经走过多次。 这里随便一场雪，就可能

厚到 80 公分，让人三四天不能行动。 这是一个亘古长眠

的冰雪世界，一个最纯净的白色大陆。
坐在明镜般的冰面上，面朝蓝天，世界是那么洁净、安

宁，远离城市，远离人群，与我为伴的只有那些可爱的极地

动物。 它们把冰雪世界变成了童话王国，它们彼此间亲昵

的爱恋、呵护让我百看不厌，深深动容。
很多朋友都羡慕我，因为我在做自己喜欢的事。 这几

年行走在南北极，自然的力量、生灵的语言，正潜移默化影

响着我的人生，是摄影让我学会了观察自然﹑认识自然﹑记

录自然﹑感悟自然。
其实，动物的情感和人是一样的。 我曾经见过一对帝

企鹅，它们一个做窝，一个孵蛋，用翅膀煽动或哇哇叫嚷来

相互交流，好像是做窝的企鹅在埋怨孵蛋的那个，如果想

象力足够丰富，完全可以想出一长串故事。 英国 BBC 摄影

师曾拍到一只小企鹅趴在妈妈脚背上，妈妈肚子上的毛就

像一件厚毛衣把它严严实实地盖住。我看到这张照片惊呆

了，动物为宝宝用身体抵御寒冷，做得那么好！还有企鹅抱

团取暖，一大群小企鹅挤在一起，轮流交替挡风取暖，很有

团队精神。 企鹅和人类一样，它们也是一个社会……
小帝企鹅是这个冰雪世界里的小天使， 我常常一天呆

呆地坐在那里凝视它们，与它们静静对视，慢慢地走进它们

的世界，任凭思绪飘到很远很远。 在我看来，这是最美好的

事。 这群小生灵是天生的舞蹈家，在我看来，它们是在以生

命最本真的节律起舞，无拘无束，自由得酣畅淋漓，纯真自

然到极致。
在这个社会里，固守自己的信念是不容易的。 感谢摄

影让我拿起相机，去寻找梦中的“世外桃源”；感谢南北极

让我不断走向真我，走向愿忍受这孤独的远行，寻求我向

往的自然世界和精神世界。

女摄影师王新妹自 2008 年起，四赴南极、六赴北极，在一次次以肉

身参与冰天雪地、自然轮回的过程里，以身体的极度疲惫和沉重负荷加

强了精神的韧度，拉长了精神的维度。企鹅与北极熊完全服从于自然法

则的生存与爱，让其找到了强大的拍摄动机。影像中高度拟人化的观察

视角，亲密交流的细节特写，突破了地理和生物意义上的极地写照，成

为摄影者自身情愫与感悟的释放和交融，成为内心与世界的互相映射，
因此具有别样的人文色彩和感人力量。

在精神向度变异失衡的当代， 肉身的自我放逐往往成为一种时髦

的心灵假象，以空间的极度陌生感和矫情浪漫化，来转换、离间现有的

经验范畴和生活模式， 以此完成一种物质消费主义下自欺欺人的优雅

姿态：生活在别处，不过是另一种更装腔作势的消费。
王新妹似乎不自觉地成为了一个异数。在南北极的冰雪之旅里，她

所直面的仍是自己在人世间浸润遭逢、歌哭欢笑了五十年的内心。在这

个严寒冷酷世界里拍摄的影像， 无一不直率地折射着她关于人类社会

的诸多困惑。 她将这些困惑不遮不蔽地提了出来。
在这些高度拟人化的照片里，寄寓的不是白色童话，而是我们几近

失落的本能、 本应纯粹的关系和业已遗忘的自然法则———所有那些简

单得无法物化、奢侈得无法消费的东西。
作者因为坦承了困惑，而将摄影变成了一次发问———对这个世界，

更是对自己。
摄影，作为当代艺术中与现实联系最为紧密的表现形式，必然以在

“关注人类的生存质量与生活质量” 这个核心命题中表达观念为己任，
这也必然成为每一个以摄影严肃发问者的自觉。因为一个人走得再远，
也走不出自己的内心，而影像，就是那风剥雨蚀也不能湮灭的界碑。

■拍摄手记 王新妹

■作品点评 李楠

▲南极大陆威德尔海冰面是帝企鹅的栖息地。

▲KK 号破冰船向罗斯冰架前进途中。 ▲南极冰面上企鹅随处可见。

▲王新妹在工作中。

▲三口之家。

▲天才舞者。 ▲迎着阳光。

▲罗斯海域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小企鹅。


